
 

洪建民聆听着流自一个女孩心灵深处的美妙低语，宛如泉水

淙淙，又如春鸟轻啼。他轻轻移动着两片荷叶，如不细心体察，

甚至感觉不到它的飘动。南珠儿只是感到自己的群山、沟壑、峰

谷、枝叶、草丛有一丝丝轻微的暖流在荡漾，犹如夏日傍晚和风

悠然掠过，舒畅而温润。洪建民离南珠儿越近，越感到神清气爽。

他仔细地品味着百感交集的人生百味。 

南珠儿仍然在他的脊背上轻轻回荡着绵软的手指。这时洪建

民也和南珠儿躺在了一个床上。南珠儿看着洪建民孩子般的脸，

红红的，纯朴天真的样子，顿时心中十分喜爱。 

忽然，洪建民温和地说：“我明白你的想法，或者我想问，

只有当白泉老师交给我的功课做完的时候，你才肯实现这个转变，

做真正意义上的女人吗？” 

南珠儿柔情似水地说：“从我定下决心和你一起推导白泉重

逢定理那天起，我就把自己献给清水与河流重逢了，准确地说在



红树群浮雕落成典礼那天，我已经定下决心，这一生你走到哪里，

我将跟定你走到哪里，一起为人类共同的环境事业尽一份责任。

这并不是我高尚，因我的母亲，在生下我那天就永远的离开了这

个世界。她是一位环境学专家，曾经治理了万垧寸草不生的白碱

滩，为环境事业做出不朽的业绩。我是外婆带大的。这个，我以

后还会向你慢慢述说。我做传媒讲师也好、兼职做影视公司也好，

我的目的是想尽最大可能宣传白泉重逢定理，和你的工作虽途殊，

而同归，我只是担心你分心，所以一直没告诉你我的真实目的。

我看到你已经完成了白泉重逢定理的全部推导工作，我可以把一

条清澈的河流，展现给你，洗、闻、吃、品、看，任你选择吧。” 

 

洪建民深情地说：“这我明白，包括上面你说的那些，我也

能理解。只是那个谁也没说出秘密，我始终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我怎样也推不出来。” 

南珠儿对洪建民再次提到秘密的事儿，依然不做回答，而是

接着自己的话题说：“女孩生来注定是给人吃的，不仅要给她的

男人吃，就象河水，还要给她的后代吃。” 

洪建民幸福极了，说：“南珠儿，你真好，我这一生都得感

谢你。” 

“洪哥，其实这只是你新鲜时的感觉，妹妹只看着好，一点

都好吃的，她，不过，存在哥哥美好的想象里。” 

“南妹，你不知道，你的气味真的很迷人。”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了，我知道你也是人，也需要河流的

滋润。我就躺在你的身边，秀色可餐、美乳圣泉也好，还是情人

妻子媳妇也罢，我让你看，让你吃，让你的憧憬变成现实，让你

的期盼得到满足，让你的胃腹不再饥肠辘辘。” 

洪建民温情地说：“清澈的河流，总是润物无声，却让人感

到比想象还美好。” 

南珠儿一改过去雷厉风行的脾气，娇滴滴地说：“即然你这

么喜欢，那你就吃吧，包括你，如果想，请原谅，前面我用一个

粗野的动词儿来表达的那样，因为，我爱你。” 

 

洪建民听到这里，把南珠儿紧紧地抱在怀里。 

开始，好像他们愉快的走在海滩上，接着手牵着手来到了海

里。当他们轻松地泳姿，触到平静的海面时，荡起了一层层的潋

滟。后来起风了，风越吹越紧，浪越涌越高，他们一起在滔天骇

浪的大海里出没，时隐时现，隐约期间，飘来美妙的琴声，让人

感到舒暖而快乐。 

洪建民体味着夹裹着体香的真纯气息，他感到一次次来到大

海的中心，在一个硕大的漩涡里，荡进荡出，每次进出都好像灵

魂与另一个灵魂的交融，一起相濡以沫，一起吞云吐雾；又仿佛

自己像一轮燃烧的太阳，只有把自己的光和热，无私的释放给这

个让他向往已久的漩涡，他才会感觉赐予的快感。这个漩涡正是

他这颗小太阳赖以存身的瑰丽宝库。后来，他终于泅渡到彼岸，



然后轻松地瘫在南珠儿的身边，宛如平躺在海滩上，幸福地看着

南珠儿。 

过了一会儿，南珠儿坐起来，抚摸着这个刚刚从遥远的大海

深处探宝归来的弄潮儿。在南珠儿的感觉里，自己恍如一颗月亮

在吸纳了足够的阳光之后，更加鲜活饱满，又如一个灵魂在和另

一个灵魂融合后升华到一个极其美妙的境界。她的周身倍感轻松

温润。她像一颗树刚刚沐浴了一场小雨，露出一脸清爽惬意的笑

容，而心中在一瞬间变得忽然开朗，宛如晴朗的天空，宁静而平

和。这时洪建民才知道南珠儿说的菠萝并不在东风市场的水果店

里，而是藏在经典雨林里，刚刚面世；这个菠萝就是他自己。 

 

夜，静悄悄的。偶尔从远方传来几声车笛，一如深秋的粒粒

鸟啼，悠扬而悦耳。这两个在茫茫人海漂泊的孩子睡了。没有一

个亲人为他们祝福，也没有一个朋友向他们贺喜，只有轻盈的鼾

声，仿佛门德尔松的小夜曲，弥漫在异乡的星空下，一半在抒情，

一半在倾诉，让人陶醉。 

 

梦里，洪建民拉着南珠儿的手来到了故乡芦花江的渡口。江

边，父亲栽下的万亩白杨树郁郁葱葱的，林子里飘来一阵阵野草

的清香。他们想到江的对岸去，可是一条船也没有。正在他焦急

的时候，忽然，看见他的父亲划着小船来到了他的面前。洪建民

心里想，原来父亲不栽树了，感情到这里摆渡来了。我怎么没听



说呢？他很高兴。父亲也不和他说话，只是慈祥的笑着。他感到

很温暖。过了一会，看见失去联系多年的母亲拿着一棵海棠树，

上面挂满了红彤彤的海棠果，也坐在船上，也是慈祥的笑着。船

行走在起伏的江水里，慢悠悠向对岸移动着，不一会儿，到了对

岸的渡口。可是，母亲和父亲忽然不见了。 

他大声地喊：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可是始终没见到爸

爸妈妈的身影。当他回头向船上看时，发现原来是南珠儿摆渡他

过江来的。南珠儿笑嘻嘻地说：“你刚才喊爸爸，妈妈，你们在

哪儿？”洪建民说：“我刚才看见爸爸、妈妈和我们一起过江的，

怎么一抬头就不见了。”南珠儿说：“你又想爸爸、妈妈了吧？”

还没等洪建民回答，忽然一只水怪从水中窜出，一下把船打翻了。

眼看着南珠儿落水了，他立即高喊着：“南珠儿！南珠儿！南珠

儿！你拉住我的手，快，快，南珠儿，南珠儿！快握紧我的手！”

南珠儿被洪建民的叫声喊醒了，看见洪建民在那儿睡得沉沉的，

就推了他一下，说：“我不是握着你的手吗？”洪建民揉了揉眼睛，

告诉南珠儿：“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故乡的赶兔岭。” 

 

洪建民醒了。他看到南珠儿翻了个身，又睡着了。洪建民想，

南珠儿实在太累了，让她睡吧。洪建民把被子向上提了提，盖住

了南珠儿裸露的肩膀。然后他坐了起来。这时，他回头往床上看

了一眼，感到柔和的夜灯里，南珠儿的脸多了一层祥和的神蕴，

甜甜的，暖暖的。他想这也许就是人们说的冲动之后停留在脸上



的喜悦和幸福。他惊讶今天，这王府井的夜色原来这么娇美。他

和南珠儿认识多年了，从来没有感到像今天这样甜蜜。尽管他们

都是单身，也有过亲谧的举动，可洪建民只是把南珠儿当成自己

的影子，或者说是推导白泉重逢定理最得力的助手，像今天走得

这样近，感觉这么细腻而深刻肌肤，还是第一次。这是洪建民想

都不敢想的。这种感觉，如果说是他人生最好的一首诗，那么也

只有在今天，让洪建民第一次上升到一个极其美妙的的境界。他

多少回考虑过建立一个家庭，把南珠儿请来，安心的过过一个平

常人该享有的日子。但一年年的忙于工作，有空的时候还要研究

白泉重逢定理，也就耽搁下来，时至今日，仍然空身一人。今天，

是第一次，一棵红树闯入他孤独的夜空，悉心照料他的行程；他

怦然心暖。 

 

后来，他在南珠儿的身边坐了起来，听着南珠儿匀称的呼吸

声，甚至体味到来自她身上浓烈的青春气息。他意识到，眼前这

棵树，就是他梦寐以求的生命中的那棵树，假设他们仅仅是朋友，

他也要爱护她的脾气，尊重她的身躯，关心她的起居。况且他们

已经结合在一起，他必须以一生的岁月，陪伴她，为她把这条船

摆渡到他们共同的目标，那个终生为之努力的渡口。即使南珠儿

打他、骂他、咬他的脖子，也会一如既往的爱她，呵护她；甚至

不告诉他老师说的谁都没有说出的秘密，也不会怪她，这一定有

她的理由：因为她是对的。 



 

他静静地看着南珠儿，心想：南珠儿，谐音暖主儿，你的名

字真好，比我这个非贱即草的名字强多了。即使是强健、众而大

的洪建民，也赶不上你伟大，你是人类的母亲啊！想到这里他更

加感谢南珠儿对他的诚挚。他蘸着闪烁的灯火，写下了一串串高

蹈的诗句。他坐在这儿，只要细细体味，他的体表散发着阵阵可

以察觉的淡淡体温，汩汩流溢着一缕缕暖香，整个房间充满了芬

芳、祥瑞、和美的气息。 

洪建民的诗写完了。他看看窗外的天空，已经朝霞满京都了。

吃过早饭，他把计算尺拿出来，给南珠儿演算了芜湖蓝藻所带来

的危害，以及蓝藻发生的必然条件，南珠儿高兴地说：看来有了

这把计算尺，好多环境问题就一目了然了。洪建民说：“还不止

这些呢！包括情感问题也可通过这把尺子计算出来呢。”南珠儿

说：“看来，这还真是一把万能钥匙。” 

接着，他们交换了林木对气象环境影响的看法。后来，南珠

儿赶着回学院上课，告辞走了。洪建民一直送南珠儿到地铁车站

的入口。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说：“我们好像还少个环节没

进行呢？” 

南珠儿温暖地笑着说：“我们做得很周到啊，还有哪个环节

少了？” 

洪建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还没咬你的嘴唇呢！” 



 

南珠儿侧过脸来，认认真真的看了一眼这个小哥哥，笑着说：

“洪哥，这就对了。女孩什么都可给别人，只有这初吻必须保留

着。” 

洪建民还是不依不饶的缠着南珠儿，说：“这是为什么呢？” 

“洪哥，你想想，我们还没领取结婚证书呐，一下都给你了，

那我可什么都没有了，到结婚的时候，我还拿什么给你呢？” 

“现在就给我吧，到结婚的时候，我们再重温旧吻，不是更

有新意吗？” 

“你放心，我会给你珍藏的，丢不了的。” 

“还有，我昨天问过你，那个谁也没说出的秘密，是不是也

在你这儿珍藏着呢？” 

“这个吗，你怎么才能把它求证出来呢？”南珠儿笑着说：“这

还用问吗？我即使不知道，我也会想办法帮着你，把它研究出来

的。” 

于是，南珠儿伸出手来和他握手。洪建民看见地铁口行人往

来络绎不绝，终于没好意思咬南珠儿的嘴唇，也没好意思再问。

他们握过手，相互行了一个注目礼，算是告辞。 

回来的路上，洪建民感到女孩想事情就是比男孩全面，在不

经意间，还珍藏了一个初吻，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为什么我

的智力总是比南珠儿差半拍呢？他甚至想到这男人好像怎么做



都不对。比如昨天晚上，他看见一丝不挂的南珠儿无动于衷，不

做任何事情，可能就会让人感到冷酷，不近情理，甚至别人会想，

他可能有什么心理障碍或者生理问题，比如自恋症。而他这样做

了，别人也可以这样说，一个大男人，一点定力都没有，这么没

尊严，怎么就不能学学柳下惠，女坐怀而不乱。想到这里，他有

点后悔昨天晚上的鲁莽和草率，又贱又草的洪建民啊，男人做什

么永远都不对，只有女人做什么都是对的啊！他问自己：这是为

什么呢？ 

南珠儿感到今天真的有点冷。她一边走下台阶，一边把风衣

的领口又向上提了提。她又感到有点头痛。不过这是老毛病了，

不要紧，吃片止痛片，一会儿，就好了。想到这里，南珠儿从随

身的手袋里，摸出一片吃了。上了地铁车厢，她想起了昨天演出

前，洪建民曾对他说：其实戏剧只有两种，一种是喜剧，另一种

是悲剧。她问：“为啥？”“人生是很苦的，喜剧只是在戏里艺

术的表达人们的理想，实际是一种寄托，或者是心中的向往，实

际上人间没有喜剧。悲剧呢？恰如鲁迅老先生说的那样：它是把

美撕碎了给人看的。”南珠儿想：这个洪建民，没想到对戏剧艺

术也有些独到的见解。 

（欲知后事如何，下章更精彩） 

（本期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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